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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社区与物业的合作过程中，很多事情社区是可以

与物业协商解决的。但其实不解决也没有办法。我们需要的

是一套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顶层制度。当然，难度不小，具

体需要细致到哪个层面，目前没有一套确定的标准。”柳春

英坦言，在与物业配合的过程中，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带

领社区居民做自我管理，她所在的小南庄成立的物管会主

要是发挥党建引领和桥梁作用，帮助产权单位、物业公司

找到自身定位，增强其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同时也帮助

业主转变观念，明确自身权利义务，更关注公共利益。物

管会能对物业形成制约，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

去年7月，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加强北京市物业管理

工作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规定社区协助街道（乡镇）对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

会）履职情况、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进行考评。随后，全

市各社区也根据规定，定期评定物业服务。但在收集的社

区样本中，部分社区的考核指标内，尚不包含关于垃圾分

类的相关事宜。

虽然明确了物业是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责任

人，可关于垃圾分类奖惩措施，《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也

仅明确，物业服务人员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

责任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照生活垃圾管

理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在垃圾分类行动落地之初，市城管委曾部署全市城

管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针对生活垃圾分类违

法行为的立案处罚，重点检查小区物业、宾馆、饭店等重

点行业领域和单位。而在涉及到的违法行为中，前端分类

投放环节仍是违法重镇，这也意味着，这套明确的奖惩机

制里面，居民或许也应包含在内。

“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少数居民分类意识不强。尤其

是部分年轻人，特别是租户。”杨京梅说。据了解，在王佐镇

南宫雅苑社区居民中租户超300户。“一般没分类对的垃圾

里会透露地址等信息，其中七至八成均为租户。我们有时

候会打电话过去宣传教育一下，总体来看还是好很多。”

“目前，奖惩机制仍待走向更加明朗的阶段。”在李紫

莹看来，“个人不分类的话可以罚钱。可是谁来执法？居委

会不行，志愿者也不行，城管科也不能天天派人守在桶

边。即便志愿者取证然后上报城管科，又该如何让每张罚

单有据可依且尺度适当，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垃圾分类是社区治理的一部分，做好这事没有统

一的模板。但我们已经过了通过被动管理去闯及格线的

时期。新的阶段，可能要从更大的视角看待垃圾分类这

件事情。比如，它也是社区生态治理的一部分，是与其他

的行动融合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的增补都是裨益。做

好这件事的思路很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是

要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李紫莹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统一下拨资金的确能暂时消解掉部分的不确定，

但社区间情形各异，志愿者流失带来的连锁反应才是

更让社区担心的。“垃圾分类理论上是社区和物业联合

进行的。但对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来说，很多时候，包

括统筹志愿者在内的事情，还是会由社区来最终兜

底。”李紫莹说。

实际上，北京垃圾分类已试行多年，由于社区端管

理和配套等力量有限，行动被拖至去年再吹号角。只是

这一次，为了不重蹈当年覆辙，加强物业联合也被重点

提上日程。去年5月1日，与《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同时落地的还有《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关联性不言

而喻。

报道组走访期间，社区和物业关于各自职能的解

释大同小异。按照杨京梅的归纳，物业在垃圾分类中承

担主体责任，居委会负责指导和监督。“我们和物业有

个群，社区每天在守桶和巡桶的过程中，发现分类不彻

底的情况，就拍下来发到群里，让物业清理，逐渐也形

成了一套长效协作机制。”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曾提到，物业服务人员

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履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责

任，指导、监督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但落实到具体的实操层面，社区与物业间却很难实现

泾渭分明的力量分配。

昌平区天通苑一居民表示，如今社区内仍处于无

人监督的状态。只有单元门口张贴了相关通知和提示。

但因为社区和物业由于人力局限等，垃圾分类工作尚

且停留在宣传层面。在望京西园三区，居委会与物业曾

多次组织宣传活动，挂标语、发宣传单等，但小区里家

庭垃圾分类仍难言理想。垃圾投放站点虽安置了分类

垃圾桶，可来往居民仍存在随意投放，到访时尚未见到

分拣人员。

在社区与物业的分工间，一些棘手的低值可回

收物也面临着回收难题。据了解，类似于玻璃瓶及旧

衣服这类一斤只有一两分钱的低值可回收物，在社

区进行垃圾分类时都要分拣出来，因为最终垃圾楼

要对垃圾进行焚烧或填埋处理，而这类低值可回收

垃圾在焚烧时会产生有害气体，一旦混入这类垃圾

都会拒收。

和平里社区居委会陶彩伶提到，在处理这类垃圾

的时候，有物业的需要物业自己想办法，比如要求设立

一个临时的大件废弃物堆放点等。但一些小的物业，每

天无法产生这么多同类型的垃圾，还要攒到一定程度

一起运输，也涉及到堆积和费用的问题，要知道运输一

次的费用也不低。而街道也只能将其单独运输到一个

地点，再集中清理。物管会虽然已经在去年成立，但在

资金及人员方面能够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时隔一年，再访海淀二里庄小区，一切恢复如常。这一次，志愿者们不用守在厨余垃圾就地处理

器旁，向络绎不绝的客人介绍这个新鲜玩意儿。他们重新回到会议厅，几人一组地坐在桌前，严谨得

像对待一道有多元解法的命题。

在讨论中他们发现，垃圾分类周年告捷的背后，是社区力量的强监督。但一年过去了，以被动监

管为开端的垃圾分类在重新出发之前，也必须要厘清一套更系统的方案。如果说垃圾分类社区治理

1.0版本瞄准的是桶前值守，那么2.0版本瞄准的可能就是社区与物业这两个垃圾分类的中坚力量，究

竟要如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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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社区治理2.0

建成分类驿站：1275座

达标改造固定桶站：6.32万个

涂装垃圾运输车辆：3945辆

改造提升密闭式清洁站：805座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检查生活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单位：

91.93万家次

发现问题：2.03万家次

整体问题率：从2020年5月的15.4%下降至2.21%

立案查处涉及生活垃圾的违法行为：4.13万起

从有限分类到无限协作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满一周年。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目前北京居

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参与率达到90%、准确投

放率在85%左右。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家庭厨余垃圾

日均分出量增长了11.6倍，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长了

46%。

在这一年里，由于可操作、见效快，桶站值守已经

成为垃圾分类这项社会活动的底层方法。据顺义区后

沙峪镇江山赋社区党支部书记亓伟伟介绍，每天早晨

7-9点和晚上6-8点，社区分派了专职守桶员看管。由

于部分居民选择在正午投放垃圾，链家党支部负责在

每天13-14点桶旁监督。

丰台区王佐镇南宫雅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京梅

说，一年来，居民分类意识较以前提高了不少。“社区派

了志愿者早、晚值守，大部分是社区居民，和物业的垃

圾管理员加起来共110人左右。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宣

传、引导。但由于未设置分拣员，当分得不好或是人家

着急上班，志愿者们起初也会拿夹子帮忙分一下。”

“垃圾分类的初始阶段，主要用被动监管来约束。

但实操过程中，随着桶站志愿者和二次分拣员的职能

逐渐模糊。不少时候，居民的确会有碍于情面，采用自

己二次分拣，减少邻里摩擦的情况发生。虽然分出率的

提升速度肉眼可见，但这种操作未来仍有改进的空

间。”反思过去一年社区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夕阳再晨

公益团队垃圾分类项目主管李紫莹说。

有居民坦言，每天按部就班将厨余垃圾破袋入桶

并非易事。天热、异味和迸溅的油渍都是羁绊。于是，不

少人选择值守时间外择机投放。丰台六圈村则想了个

办法，他们在桶旁放置了挤按式免洗洗手液，以应对大

伙儿关于垃圾“破袋”的诸多担忧。“我们把服务递到居

民手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自己。”海淀区二里庄

社区党委书记魏立曾说。

然而相较追赶剩余20%的指标，社区的更多心事

仍是如何能保持既有的胜利。对李紫莹的团队来说，垃

圾分类更像是一项严密的课题，任何微妙的变化都会

带来其对整项行动每个环节的重新检视。“对于很多社

区而言，桶站志愿者数量出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

是对老旧小区，志愿者主要由居民组成，定时定点守在

桶旁，时间长了难免会迷茫。”

虽然在她看来，未来垃圾分类最理想的效果是居

民实现自主分类，但眼下，志愿者的增减却着实关系到

社区垃圾分类的成效。“去年，桶站志愿者的服务是无

偿提供的，但今年学院路城管科开始给志愿者们拨付

劳务补贴。差不多是每人每月300块钱，但这个钱会随

着社区垃圾分类的考核结果而波动。”

“其实北京市内的各个社区都可以考虑给志愿者

一些福利，把巡视员工资稍微提高一点，他们有点责任

心，自然会做好。”高碑店乡兴隆家园小区居民李女士

建议。

参与率90%背后

志愿者的去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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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述条例明确了物业要担纲生活垃圾管理责任

人的角色，但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需要梳理。目前能确定的是，社区与物业协作的缺口不是

靠彼此迁就便能弥合的。

以和平里街道为例，在整体垃圾分类的进程中，工作

是相对顺畅的。据和平里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去年新《条例》实施后，和平里街道就开始撤桶

并站，并给所有桶站升级。在厨余垃圾方面聘请了专门的

垃圾分类公司，主要负责厨余垃圾的清运，其他垃圾则由

物业进行管理，且特别严格。四类垃圾都分类运输，不存

在之前说的那种居民分类了，但最后却混装运走的情况。

但在社区与物业的配合方面，和平里街道也有它的

难题。“有的街道是大物业管理，一个街道只有一个物业，

物业就是主体责任人。但和平里街道有20个小区，有的一

个小区就有十几个物业，所以主体责任就不太明确。”据

该工作人员介绍，单是要给物业组织一次关于垃圾分类

的培训，就要组织三场活动，“太散了”。

海淀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分析指出，相较高

档小区，物业具备足够的实力支撑垃圾的桶前值守、清理

和收运。但在老旧小区，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对有限，在无

法发动物业力量的情况下，社区就要不断去动员志愿者，

用最传统的办法完成管理。

而在报道组前往的大多小区中，囿于产权单位复杂、

物业费用有限等因素，各社区的物业大多时候仍要“边走

边掂量”。上述提到的望京西园三区就是个例子，据了解，

该社区是北京首批经济适用房，其物业费价格为北京市

发改委统一划定。

目前，小区内虽有不少房屋转成商品房，可也仍有大

量房屋产权并未变动，整体物业费的标准较周围小区偏

低。同时，小区内租户比例扩大，加大了物业费的收取难

度。望京西园三区与四区两个小区同属首开物业，而物业

工作人员却不到10人。

同样困于成本的还有光熙门北里北社区北宇物业。对

方表示，如今，由于垃圾站对分类有要求，垃圾清运时间延

长，之前清运兼保洁的思路需要改变，小区需要另聘保洁人

员，相应的成本自然会增加。“虽然社区服务要求提高了，但

由于是国企，没有政策变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自行调整，

所以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物业费水平，压力也不可避免。”

困难摆在这里，但不意味着没有解题的思路。相较仅

停留在宣传阶段的社区，后沙峪镇江山赋社区购买了爱

分类作为服务第三方，承接可回收垃圾清理。除了居民志

愿者，物业方的保洁人员兼职桶站值守。这套机制运作起

来已经算是有条不紊，却也是再三权衡后折中的结果。

“按照规定，垃圾分类每个桶站都要有人看守。以前

社区有38组桶，就得38个人看守，但物业费里也没有这笔

费用，于是撤掉了原来的一些桶站，仅保留6组。去年四季

度，物业要派人全天看桶，这样下去全年要增加30多万元

的支出。为了节省开支，最终决定让物业保洁和社区志愿

者联合守桶。”亓伟伟说。

产权、成本错综复杂

双方边走边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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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方法到顶层制度 亟须明确的奖惩机制社区物业协作缺口 模糊的力量分配

·垃圾分类一周年成效·

2020年
10月

北京垃 圾 分 类 半
年， 家庭厨余垃圾
分出量增长至3946
吨/日，增长11.7倍

北京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保持100%

2020年
5月1日-20日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落地不
足一月， 全市居民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
量较4月翻倍

2020年
11月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
量达4246吨/日，增
长了13倍

分类设施改造年度
目标接近完成

2021年
2-4月

2月家庭厨余垃圾日
均分出量为3541吨

3月家庭厨余垃圾日
均分出量为3798吨

4月家庭厨余垃圾日
均分出量为3878吨


